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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元旦新年演唱會，鳳凰傳奇那個風騷的蒙古女人玲花又出台了，這次她穿的是雪白的超短連衣裙，上面漏出雪白的肩膀，一直到半個隆起的乳峰，深深的乳溝也暴露在觀眾的眼中，而下身則穿著性感的肉色連身襪，腳上穿著白色的高跟鞋。



這身打扮簡直風騷至極。當然我們早已計劃好了，這次演唱會將是玲花作為女人最後一次了。



晚上7點鐘，我們的兩個工廠人員穿上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衣服，推著一輛破三輪車走到了CCTV新年演唱會的大門口，門口的武警盤問了一句也就沒有在意。



兩人繼續推著三輪車進入了CCTV的大院。



根據我們的情報，他們兩直接將三輪車推到本次演唱會大樓下，並走到2樓更衣室正下方的綠化帶裡，假裝清掃綠化帶中的垃圾，而眼睛則不斷地掃描著上面的更衣室。



接著兩人的耳塞中傳來了低沉的命令聲：「玲花的節目結束了，她很快就會進入更衣室，立刻做好準備！」



聽到命令後，其中一人迅速順著牆上的水管蹭蹭爬到了更衣室的窗口，然後一個貓腰鑽進了更衣室，此時門外響起了高跟鞋清脆的嗒嗒聲，看來玲花就要進入更衣室了，環衛人毫不遲疑，迅速打開一個衣櫃門藏了進去，並輕輕關上門。



此時更衣室的門一下打開了，從門外人聲鼎沸的化妝間走進一個女人。



環衛人透過衣櫃的格子小窗確認進來的的確正是這次行動需要的玲花。



只見玲花臉色白裡微紅，看來剛才的演出有一點小累，她的略帶黃色的長髮捲曲在臉頰上，梳向兩旁的劉海輕輕地蓋著淡淡的眉毛，雪白的脖子一直延伸到隆起的半個乳房上，毛茸茸的公主連衣裙只能蓋住她豐滿的半個臀部，被肉色連褲襪緊緊包裹著的臀部延伸到修長的肉絲腿，小小的肉絲腳上穿著細長的白色高跟鞋。



環衛人的心跳迅速提高了速度。



玲花優雅地走到藏這環衛人的衣櫃的對面，光滑的脊背對著偷窺著這一切的人。



乘著玲花打開櫃門的機會，我悄悄地推開衣櫃，走到玲花的身後，掏出浸滿乙醚的抹布，猛地蓋到她的紅色的小嘴上，左手則立刻控制住她的雙手。



被這一突如其來的襲擊嚇呆了的玲花本能地掙扎起來，被摀住的小嘴裡發出「嗚嗚」地求救聲，穿著高跟鞋的絲襪腳無節奏地踢打著地板，發出咚咚的聲音，但是這聲音很快就淹沒在更衣室外面嘈雜的嬉笑聲中了。



很快乙醚的效果就上來了，玲花漸漸不再動彈了。



環衛人迅速把玲花的肉體放到旁邊的長凳上，雖然非常想仔細欣賞甚至享用一下這具尤物，但是時間緊迫，只能趕緊拿出繩子，將擺放在長凳上的玲花的絲襪腳併攏，由於高跟鞋太礙事，只能脫掉。



環衛人捨不得地抓住玲花的絲襪腳踝，另一首拿住腳上高跟鞋的後跟，慢慢地把高跟鞋從玲花的絲襪腳上脫掉，一下子一股裹著尼龍味道的清香從玲花的絲襪腳上散發出來，環衛人戀戀不捨地捏玩了幾把這雙軟軟的肉絲腳，然後用繩子從絲襪腳的腳踝處捆了起來。



捆好後，然後將玲花的身體翻過去，將玲花的雙手反折到背後，用繩子同樣綁了起來。然後扛起玲花的肉體，迅速走到窗口，把玲花的肉體放到窗沿，然後抓住從捆著絲襪腳的繩子衍生出來的一股麻繩，慢慢地向樓下放去。



樓下的草叢裡另一人早就等著獵物的到來了。只見玲花被倒吊著，從窗口慢慢地向樓下降。



樓下的人接到玲花後，迅速將她扛到旁邊的三輪車上，然後用平時蓋垃圾的塑料布趕緊蓋住玲花的身體，而樓上的人也迅速滑了下來，兩人登上三輪車，向大門走去。



經過門衛的時候，保安漫不經心地往三輪車上望了一眼，自然不會去注意車上的那塊蓋垃圾的塑料布了。



於是玲花的肉體就非常輕鬆地被運了出來，三輪車拐進了一個胡同後，裡面停著一輛早就等候著的帕薩特，幾個人迅速把三輪車上的塑料布掀掉，把玲花放進帕薩特的後備箱，然後立刻開走了。



十幾分鐘後，玲花已經踏上了她的最後旅途——暗黑工廠之路。



而CCTV演播大樓裡，曾毅等了半個小時也沒見玲花從更衣室出來，非常奇怪，於是對旁邊的人說玲花進去那麼長時間了怎麼還沒出來。



於是進去一個工作人員結果發現更衣室裡一個人都沒有，於是趕緊出來告訴曾毅，這下曾毅感覺問題嚴重了，當然也並沒有懷疑玲花被綁架了，只是奇怪她能去哪裡，畢竟這是CCTV大樓啊。



曾毅打了玲花的手機，結果手機的聲音在更衣室響起來了，曾毅也沒辦法了，於是告訴了CCTV後台的領導，領導也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也只能報案了。



很快警察就過來了，根據情況，警察進入更衣室勘探現場，發現玲花的東西都在衣櫃裡，一雙應該是玲花的白色高跟鞋歪道在更衣室的長凳旁邊，從現場看，玲花應該沒有離開更衣室，但是人卻不見了。



而更衣室也沒有發現有打鬥的痕跡，隔壁屋裡的演員也都說沒聽到更衣室有什麼異常，由於演員更衣室裡顯然是沒有攝影頭的，因此也無法判斷究竟發生了什麼。



最後警察勘探了更衣室的唯一窗戶，也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東西，然後到樓下檢查了草叢，這下發現了一些走動的痕跡，但是平時綠化帶也是經常有環衛工人打掃的，也沒什麼特別，最後經過查整個晚上進出情況基本可以確定歹徒是扮成環衛工人進來的，其他都無從考證了。



再說帕薩特裝著玲花很快就到了暗黑工廠基地之一，工人停下車打開後備箱，只見玲花還沒有醒，於是扛起玲花的肉體往處置車間走去。



進了車間直接走到處決房間一架斷頭機旁邊，將玲花放到旁邊的金屬陳屍台上。



可能是受到金屬陳屍台冰冷的刺激，玲花一下醒了過來，悲傷刺骨的冰冷傳人她的肌膚，她睜開大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群身穿皮套褲帶著口罩的人，都惡狠狠地盯著自己，而自己躺著的地方旁邊竟然是一架高高聳起的斷頭機。



這種東西玲花只有在電視裡才看到過，突然恐懼感湧上了玲花的心裡，她使勁掙扎起來，但是沒想到自己的雙手早就被綁在身後，而雙腳也被緊緊地捆在一起，根本無法動??彈。



玲花憤怒地對旁邊的人喊道：「你們快放開我，你們要幹什麼！」



沒想到旁邊的人都沒人理會她，仍然各自在忙著什麼。



掙扎喊叫了一陣後，玲花感到累了，但是仍然沒人理睬，於是也只能安靜下來看著房間裡的東西。



只見那架恐怖的傳說中的斷頭機旁邊還有一個圓形的大木樁，木樁的一側有一個半圓形的凹坑，木樁的旁邊竟然放著一把看起來非常鋒利的斧頭。



在木樁的後面天花板上垂下一條鐵鍊，鐵鍊的末端是兩個環形的東西，鐵鍊上方似乎是一根導軌，順著天花板一直延伸到房間的另一個門裡去了。



整個房間非常的陰森，地板上有很多暗紅色的斑點，玲花看著這些東西，渾身都打起了寒顫，也不知這幫人把自己弄到這種鬼地方到底是幹什麼。



過了一段時間，旁邊的人似乎都忙完了，從門外過來了一個穿黑衣的人，這個人帶著墨鏡，看不清臉的長相。



黑衣人走到放著玲花身體的陳屍台旁，試圖用手摸玲花的臉，玲花趕緊喊叫出來：「你住手！」



黑衣人手果然停住了，不過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聲，然後對玲花說：「妳這個騷貨不用再那麼清高了，很快妳的名字就會在人間蒸發，以後出現的只是一具無頭女屍而已。」



聽到這裡玲花渾身都抖了起來，也不知是恐懼還是憤怒，反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黑衣人再次把手伸向玲花，不過這次不再是臉而是玲花細長的脖子，此時的玲花只感到陣陣恐懼，根本沒有力氣喊住手了。



黑衣人用手掌慢慢地划過玲花雪白的脖子，沿著脖子的中央划了一圈，非常享受地自言自語道：「好美的脖子啊，很快就要被切斷了。」



聽到這句話後，玲花更加恐懼了，心裡暗想難道這不是演戲，難道他們真的要將自己精心保護了多年的頭顱砍下來嗎？



這太恐怖了啊，自己一個明星怎麼就要變成一具被砍頭的女屍了呢？自己的美麗就這樣結束了嗎？成為屍體是多恐怖的事情啊。



彷彿看出了玲花心裡想的東西，黑衣人嘿嘿冷笑一聲，對玲花說到：「不用擔心，當妳成為一具無頭女屍後，妳的美麗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永恆保存，妳將從一個女人變成一具藝術品，這才是妳應該高興的。」



聽到這裡，玲花本能求生的慾望一下迸發出來，她大聲喊道：「我不要成為屍體，你們沒有權利把我變成屍體！」



黑衣人哼了一聲，不屑地對她說：「妳不用多費口舌了，這不是妳能改變的事情。」 說完就不再理睬了。



玲花無助地掙扎了一陣也就沒力氣了，癱軟的玲花只能放棄了掙扎，聽人擺弄了。



然後一個工人走了過來，對玲花冷冷地問道：「玲花小姐，現在是妳最後選擇的時候，不選擇或者不配合的結果只能是妳連美麗的屍體都無法保留，妳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其他選擇，請務必不用做無謂的掙扎，這對妳沒有任何好處，妳現在所要接受的就是如何將妳的身體處理成一具完美的藝術品，一具無頭女屍。」



聽到這個判決性的通告，玲花憤怒但卻沒有任何辦法，自己現在雖然還苟延殘喘著，但是只不過是一具擺放在陳屍台上即將被斬首的屍體而已，看來自己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玲花根本無法想出在自己被斬首前還能有什麼轉機的可能性，看來只能聽天由命了。



在心裡放棄之後，玲花也就不再做無謂的掙扎了，還是老老實實配合這幫歹徒完成對自己身份的轉變罷了。想到這裡，玲花就淡淡地反問道：「我還有什麼選擇呢？」



看到玲花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工人得意地對玲花說：「玲花小姐，妳還可以選擇被斬首的方式，對於妳的處決可以採用手工砍頭模式、斬首模式、自動砍頭模式和妳自控砍頭模式。



手工砍頭模式就是用類似於鍘刀的東西，將妳的脖子放在鍘刀和底座的夾角中，由工人按壓手柄砍下妳的頭顱；



斬首模式就是將妳的頭放到木樁上，由工人用斧頭直接斬下妳的頭顱，這裡跪下的姿勢還可以在臉朝上或者朝下裡面選擇；



自動砍頭模式就是用斷頭機靠重力剁下妳的頭顱；



自控模式就是把斷頭機的繩子放在你的手上，當妳鬆開繩子時，斷頭機的鍘刀會落下砍下妳的頭顱。」



聽著這些恐怖的斬首方式，玲花感到心都不跳了，竟然還讓自己選擇那麼恐怖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這簡直就是心靈的虐待。



但是現實就是殘酷的，玲花當然不希望別人任意選擇一種方式將自己斬首，於是決定用自控方式。



選擇完畢後，工人繼續對玲花說：「我們還有一個套餐可以選擇，就是可以在斬首的時候提供最後的性服務。」



聽到這裡玲花簡直要瘋了，竟然這些歹徒要奪走自己的生命還要擺出一副提供服務的態度來奪走自己的尊嚴！



玲花憤怒地搖了搖頭，沒想到工人繼續介紹到：「雖然我們知道妳肯定會首先拒絕，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妳此時妳最好是完全丟掉所有的所謂尊嚴，因為很快妳就不再是女人了，更不用說是明星了，妳只是一具被斬首的女屍，是作為玩具提供給買家的。



妳的無頭屍體可以提供所有的他所需的服務，所以無論妳現在還要保護什麼尊嚴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現在妳最好就是完全徹底接受妳的角色，然後儘情地享受這個無法改變的角色。



要知道妳可以享受的時間已經非常的短暫，只要錯過了這個最後的時間，妳就是一具無頭女屍了，再也不會有自己的享受體驗，妳就只能給別人提供享受的體驗了。」



這篇長篇大論後，果然玲花的表情凝聚了，她沒想到現實的確非常殘酷，自己作為有意識的女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假如再不體驗最後的快感真的就徹底沒有了，雖然萬分的不想被斬首，但是現在又能有什麼辦法改變呢？



落在這些歹徒手裡只有一個歸宿，就是作為一具無頭女屍被生產出來。想到這裡，玲花徹底放棄了自己作為女人的感覺，對工人點了點頭，表示願意被提供性服務。



於是下面的流程開始啟動，工人把玲花灌腸清洗乾淨，然後把玲花的上衣都脫掉，只剩下粉紅色的乳罩，下身只穿著性感的肉色開檔連褲襪，性感的陰部從絲襪的襠部露出來，然後工人把玲花從金屬的陳屍台上翻過身，將雙手反綁在背後，然後捆上玲花的那雙肉色絲襪腳。



都捆好後，抱著玲花的絲襪腿和胸部，把玲花的身體擺放到旁邊的斷頭機陳屍板上，然後把陳屍板向前推到頭，使玲花的頭顱越過半圓形的卡槽。



當玲花的脖子正好進入半圓形的卡槽時，停止了推動，然後將上面的半塊半圓形的卡板放下來，這樣玲花的脖子就被徹底固定在圓形的斷頭孔裡了。



然後工人把陳放玲花軀幹的陳屍板插銷打開，這樣陳屍板一下從中間可以分為兩塊垂直的木板了，而分開的位置正好在玲花的纖細的腰部。



工人把後面的半塊板拿掉，本來俯臥著的玲花的軀幹從腰部開始就失去了支撐，於是玲花的下半身就只能跪在地上了。



工人拿來一塊軟墊放在玲花跪著的膝蓋下，防止把這具尤物磨損壞了，然後解開了捆著玲花絲襪腳的繩子，然後一手抓住一隻絲襪腳將玲花的大腿大大地張開，使絲襪中央的洞穴充分地暴露出來。



做完這一切後，工人把固定住斷頭機鍘刀的繩子從固定銷上解開，把繩子的一端放入捆在背後的玲花的小手中。



然後「啪」地拍了一下玲花豐滿的裹著肉絲的臀部，對玲花說：「妳的命運現在就掌握在妳自己手中了，只要妳手中的繩子一鬆開，懸掛在妳脖子上方的鍘刀就會自動落下，然後輕而易舉地斬斷妳美麗的脖子，妳的頭顱就會從妳的軀幹上被切下，然後妳就是一具無頭女屍了。」



此時的玲花內心充滿了恐懼和絕望，但是這一切已經到了這一步已經沒有任何人能救自己了，鍘刀的繩子就在自己的手中，沉甸甸的分量時刻提醒著玲花絕不能鬆手。



正在極度的緊張之時，突然玲花感到自己撅著的屁股中間突然插進了一根熱乎乎的粗大堅硬的棒子，很顯然是所謂的臨終性服務開始了。



雖然自己早不是處女了，但是這次的感覺卻異常地奇特，首先這次的姿勢就特別的淫蕩，高高撅起的屁股和被大大張開的大腿充分暴露出自己的陰部，彷彿自己的肉洞正渴望著東西的侵入。



而如此誘人的姿勢顯然可以激起任何男人的慾望。雖然看不到自己充分暴露的陰部，但是玲花仍然能夠感覺到自己美麗的陰部正被無數男人惡狠狠地盯著。



這種暴露感令玲花感到羞恥，但臨死前的這種感覺又讓她感到興奮，反正自己很快就要身首異處了，就讓自己的美麗刺激這些可惡的歹徒吧。



想到這裡玲花的心稍微好受了一點，並且開始配合插在自己陰部裡的那根粗大火熱的棒子了。



玲花的注意力開始被下體傳來的快感逐漸吸引，由於頭顱被斷頭機的擋板卡在了前面，無法像往常做愛那樣看到自己下身的情況。



現在的眼前只有一個金屬的水槽，看來是準備接受自己將要被砍下的頭顱的了，後面的情況只能憑著感覺去感受了。



但是這種感覺卻異常的怪異，有種與平時做愛完全不同的感受。



玲花只感到自己的下體彷彿不屬於自己，但是這種遙遠的傳來的陣陣的快感卻又證明著自己的下體仍然屬於自己的頭顱，這樣所有對下身的感覺全部都集中為從陰部傳遞而來的快感，所有其他的感覺都被這塊擋板屏蔽了。



玲花開始感到自己的陰部開始不自主地抽搐起來，夾雜著一浪浪的淫水試圖向外噴射。



插在自己陰部裡的那根大棒似乎越來越粗大了，玲花已經能夠感覺到這跟大棒粗糙佈滿彎彎曲曲粗暴血管的表面，這種粗糙不斷摩擦著自己陰部的內壁刺激出難以置信的爽快。



隨著下體內那根大棒頻率的加快和深度的加深，玲花彷彿感覺自己的下體要被戳穿了，自己簡直要潮噴了，但是下體的大棒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衝擊著自己，彷彿不等待到某種高潮就絕不停止。



玲花的意識逐漸開始淡漠，恐懼和絕望都逐漸遠去，滿腦子裡都在幻想著插入自己下體的大棒的樣子，可能這就是被固定住頭顱後的獨特感受吧。



突然玲花感到自己手中的東西消失了，猛然間，玲花從無盡的快感中驚醒了，糟糕！自己手中抓住的控制鍘刀的繩子在快感中鬆開了！



一下子玲花的腦海中浮現出自己的結局：自己美麗的頭顱被巨大的鍘刀無情地剁下……



來不及進一步的幻想，玲花就感到自己脖子的背部傳來一陣陣陰風，耳邊也響起了「嘩啦啦」金屬摩擦木板的聲音。



玲花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雖然看不到那個恐怖的鍘刀，但是玲花已經分明感受到它正在飛速地接近自己卡在圓板中的細長的脖子。



猛然間玲花感到自己的頸椎彷彿被什麼重物砸了一下，然後一陣撕裂般的劇痛從自己的脖子傳了過來，然後就是一陣冰涼的感覺從自己的喉嚨裡傳了過來。



突然間，玲花感到天地旋轉起來了，然後自己一頭扎進了剛才始終在眼前的金屬框內，砰?一聲過後，一切又都靜止了。



玲花眼前是一個四壁都是金屬的東西，還來不及分辨這是什麼時，玲花就感到自己的頭皮一陣疼痛，然後彷佛什麼東西抓住了自己的頭髮。



突然間眼前出現了熟悉的那架斷頭機高聳的木架，不同的是原來懸掛著的那個巨大的鍘刀已經落了下來，擋板中間的圓孔也不再是空著的了，而是塞入了一個血拉拉的碗口大的斷面，從斷面裡還呼呼向外噴射著紅色的血霧。



突然間玲花明白了，這個斷口就是自己砍去頭顱後脖子的斷端！自己已經被斬首了。



突然玲花感到自己被提到斷頭機木架的另一邊，只見一具雪白的無頭屍體正在瘋狂地抽搐著，跪在地上的肉絲大腿大大地張開著，一個男人正非常享受地將大棒深深地插入無頭屍體的洞穴裡。



玲花隱隱約約地聽到那個男人大聲地喊叫著：「太爽了，這塊騷逼本來還一陣陣抽，頭被砍掉後一下就痙攣了，把我的小弟弟都勒壞了，太緊了，太爽了……」



玲花一下懂了，怪不得以前有男人說過最喜歡操將被斬首的女屍，原來女人被斬首的瞬間由於鍘刀對頸部脊髓的強烈刺激會瞬間導致神經系統的強烈興奮，然後刺激陰部平滑肌的極其強烈的收縮和噴射，這種程度是任何活著的美女都無法提供的。



這種曇花一現的極度刺激對每個美女來說一生只能提供一次機會，而自己的這次唯一竟然就奉獻給這個無賴歹徒了。



現在這個可惡的歹徒正在享受自己的無頭屍體所提供的終極服務，那異常痙攣的陰部和伴隨著無頭屍體的抽搐而帶來的噴射。



玲花在極度的嘆息中感到眼前漸漸地變成了暗紅色，然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提著玲花被砍下的頭顱的工人見玲花的雙眼已經閉上，知道她的意識已經結束，現在的玲花已經不存在了，換來的是一顆美麗的頭顱和一具性感的無頭女屍。



工人已經在玲花強烈痙攣的陰部裡射了數十次了，最後終於支撐不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此時玲花斬首後剩下的無頭屍體也逐漸安靜下來，只剩下偶爾的抽動。



下面就要對無頭屍體趕緊進行保鮮處置了。



幾名工人趕緊過去，一個人抓住無頭女屍的一條絲襪腳，將跪著的女屍腿抬起來，然後另一人把折下的陳屍板抬平，插上插銷，然後抬著女屍腿的工人將女屍的兩條絲襪腿並在一起，擺放到陳屍板上。



然後另一工人迅速拿來消毒水管再次分開女屍的兩條絲襪腿，將水管插入女屍的陰部，很快一股股乳白色的粘液從女屍的陰部裡沖了出來，不一會兒流出的就是清水了。



然後工人拔出水管，將女屍的兩條絲襪腿並在一起，然後拿來一根繩子，從女屍的腳踝處將女屍的兩隻絲襪腳捆在了一起。



另外一個工人將一個充滿粉紅色液體的水管從女屍砍斷的脖子斷口插了進去，一共有四個分管，粉紅色的液體很快注入了女屍的體內。



沖了一段時間後，工人把管子拔了出來，然後用一張透明的薄膜將女屍脖子斷口封了起來，只留著一個食管的斷口。



都處理完畢後，工人從天花板上拉過來一根鐵鍊，鐵鍊的末端是一個倒鉤，工人一手抓住捆住女屍絲襪腳的繩子，將女屍的絲襪腳倒著提了起來掛到鐵鍊末端的鉤子上，然後拉動鐵鍊的滑輪。



只見無頭女屍被鉤子一點點地倒吊起來，最後女屍完全被鐵鍊吊在了空中，這具性感的無頭女屍隨著鐵鍊的晃動微微地晃動著。



工人然後按動了一個按鈕，倒吊著無頭女屍的鐵鍊突然沿著天花板上的軌道向另一個房間的大門移動過去。



剩下的工人趕緊清洗剛才將玲花斬首的斷頭機，為接待下一個美女做準備了。



在另一總裝車間，工人將玲花剩下的無頭屍體精心打扮起來。



在女屍砍斷的脖子上繫上紅色的絲帶，將女屍捆絲襪腳的麻繩換成了彩色的絲帶，在女屍的陰部也蓋上了紅花，都處理之後，這具無頭女屍就像一件禮物一樣美麗誘人了，的的確確成為了一具香豔的藝術品。



然後工人將這具香豔的女屍蓋上屍布，裝進了一個禮品箱裡，封好箱子，放上傳送帶，送往另一個房間。



再說此時的北京，曾毅已經如熱過上的螞蟻，還有玲花的那個大款老公也趕過來了，雖然說對玲花的大款老公來說美女也只不過是衣服，玩玩而已，但是畢竟現在他還沒有玩夠玲花，自己的投入還沒有完全得到回報怎麼這騷貨就突然玩消失了呢。



再加上玲花的經紀人和一堆簽約方都焦急地等待警方的消息，可是警方那邊照樣沒有任何的結果。



因為所有監控都顯示那輛三輪車出門後就消失在一個小巷裡，而進出那個小巷的車輛非常多，根本無法跟蹤，所以看來也只有繼續等待了。



警方都認為既然是綁架，那麼綁匪肯定會主動聯繫提出條件的，否則綁架有什麼意義。所以所有人也就只能等待了。



他們根本想像不到，這次綁架的目的根本不是要錢，而是劫色，劫的本來就是玲花本人，更確切的說劫的就是玲花的屍體，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等到什麼結果的。



幾天過後，大家也都放棄了，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繼續等待警方的結果了。



而曾毅則頹廢地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別墅裡，畢竟沒有了玲花，所謂的鳳凰傳奇也就沒人簽約了，他無事可做，只能在別墅裡混日子。



突然門鈴響了起來，曾毅猶豫了一下，下樓打開小門，只見一個快遞打扮的人拿著一個大箱子對曾毅說：「先生，這是您的快遞請簽收。」



曾毅非常奇怪，自己最近沒有買什麼東西，怎麼會有快遞呢？



他問這個快遞員裡面是什麼東西，快遞員說自己只負責送貨並不知道貨物是什麼。



看來快遞員確實也不知道只是例行送貨而已，所以曾毅也就不再詢問了，直接簽收了貨物。



送走快遞員後，曾毅關上鐵門，看著這個長方形的箱子，心裡浮上一股莫名的感覺。



遲疑了一下後，曾毅迅速抱起箱子，快步走進自己二樓的臥室，他把箱子放到長條桌上，仔細打量起這個怪異的箱子。



只見箱子都用膠帶封的很嚴密，箱子上有一封未拆封的信，曾毅趕緊打開信封，只見信裡寫道：



「曾先生您好！我們知道您對玲花的感情，但是她只是一個拜金的女人而已，絕不會接受你的，但是我們深知您對她的垂憐，為了滿足您的潛在的需求，我們特意設計了一個禮物作為對您的歌聲的感謝。黑衣人。 」



雖然信的內容很簡單，似乎也莫名其妙，但是卻深深刺傷了曾毅的心，說實話，曾毅確實一直被玲花所迷倒。



可惜的是，跟自己這個天設地造的搭檔竟然跟一個大款老總結婚，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感受，這份傷痛曾毅也只能深埋在自己的心裡，畢竟鳳凰傳奇還是要繼續的，而且也只有通過鳳凰傳奇曾毅才能接觸到玲花了。



今天這封信竟然如此洞悉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自然令曾毅稱奇。同時更激起了曾毅對箱子裡面裝的東西的好奇心。



於是曾毅按捺不住了，趕緊拿來剪刀將箱子的封條都剪掉，急忙打開箱蓋，沒想到裡面空空的，在箱子的一個角落只有另一個正方體的小盒子。



曾毅趕忙把小盒子從箱子裡抱了出來，放到桌子上，只見盒子也是用膠帶封住。



曾毅用剪刀打開蓋子，眼前的一幕徹底震驚了。



只見盒子裡裝的正是玲花被斬下的美麗頭顱！



曾毅顫顫地將玲花的首級捧了出來，只見帶出來一張紙，曾毅猶豫了一下，先小心翼翼地將玲花的首級放到桌上，然後拿起信，只見信上寫道：



「曾先生，我們知道您看到被砍下的玲花首級會非常的悲痛，但是我們能感受到您在悲痛的同時發自心裡深處的渴望，要知道玲花小姐只有在此時此後才能真正地屬於你，我們相信你會做成正確的選擇的，假如您戰勝了悲痛希望盡情地享用您曾心愛的人的屍體為您提供的性福，那麼請在您的窗口放上這個盒子，當然假如您不敢性趣，可以直接將玲花小姐的首級交給警方，這是您的自由我們無權干涉。」



看到這裡曾毅已經非常清楚了，玲花被綁架並非為了財，而只是為了將玲花斬首，至於斬首玲花後又將她的首級送給自己究竟是什麼目的，這曾毅就糊塗了。



面色狐疑的曾毅的目光又落到了桌子上玲花美麗的首級上，這一眼一下就激起了曾毅的慾火，要知道這顆頭顱可是曾毅夢中都想要的東西。



現在雖然玲花已經不再是美麗的女人了，但是這顆首級所散發的魅力一點都沒有減少的跡象，而且曾毅感到彷彿玲花的這顆首級比活著的玲花更加的誘人。



曾毅控制不住，一下撲了過去，抱住玲花的首級一下貼到自己的臉上，開始瘋狂地輕吻起來。



令人震驚的是，這顆首級雖然已經被砍下來了，但是首級的嘴唇依然柔軟，甚至還略帶溫度，彷彿是活著的一樣。



隨著曾毅的熱吻，他的褲子迅速支起了帳篷，再也顧不得什麼了，曾毅脫下褲子就將玲花的首級塞到自己的下身，一下將自己的陰莖插入到玲花的小嘴裡。



驟然間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濕潤感包裹了自己的陰莖，曾毅毫不猶豫地抽插起來，隨著自己陰莖越來越長，最後龜頭竟然從首級被斬斷的脖子斷口插了出去。



這銷魂的一插一卡，很快就使曾毅繳械投降了，一股濃濃的液體從首級砍斷的食管口噴射出來。



曾毅享受地仰面倒到了床上，陰莖上還套著玲花的首級。



曾毅休息了一會，恢復了體力，坐了起來，只見玲花的首級還套在自己的陰莖上，他雙手捧著玲花的首級從自己的陰莖上拔了出來，將首級擺到自己臉前，仔細打量著這顆美麗的首級。



只見玲花首級面如桃花，姣好的面容栩栩如生，一點沒變，只是顏色更白了一點，微微閉上的美目彷彿睡著了一樣，櫻桃小嘴微微撅著，彷彿正在撒嬌。



曾毅又把玲花的首級翻過來，只見被砍斷的脖子赫然在目，本來應該非常恐怖的場景在此時卻令曾毅感到一種莫名的美感。



有點參差不齊的斷口上有一個幽深的洞，根據曾毅的知識，這個應該是食管的入口了，這個洞口是曾毅平時永遠不可能看到的，這次看到後竟然感到無比的性感而沒有任何的恐怖感。



這個斷口讓曾毅迅速想到玲花被砍斷的另一個脖子斷口會是什麼樣子呢，難道也是如此的性感誘人嗎。



這瞬間的想法驟然間激起了曾毅的好奇和渴望，他突然想到玲花斬首後剩下的無頭屍體現在在哪裡，一股熱浪從自己的體內湧起。



曾毅迅速站了起來，回想起信裡的聯絡暗號，他迅速把盒子放到窗台上，並向下掃了一眼，渴望出現能夠跟自己聯絡的人，但是什麼都沒有看到。



曾毅失望地坐回床上，腦中開始思考這一連串奇特的經歷。



很快曾毅就理清了思路，自己必須按照黑衣人的去做，因為對自己來說目前玲花的下場已經非常清楚，而此時破案對自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自己喜歡的是玲花，即使是玲花的屍體也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反正玲花的心早就不屬於自己了，既然這樣得到玲花的屍體顯然就是最好的選擇了，這樣玲花照樣可以為自己提供想要的一切。



但是曾毅最擔心的是據自己的知識，任何屍體都是要腐爛的，玲花已經成為屍體了，那怎麼才能給自己提供長久的享受呢。



當然玲花的首級給自己提供的感受已經讓曾毅對此的擔心有所放鬆，看來黑衣人他們有些辦法，但無論怎樣，曾毅都想趕緊與黑衣人聯繫上，一來好拿到玲花剩下的無頭屍體，二來也想知道黑衣人幹的這些究竟都是為了什麼目的。



想到這裡曾毅坐臥不安，不時地走到窗口向下窺探，焦急地等待電話的響起。



第二天大早，門鈴又響了，正在打盹的曾毅激動地一下從床上跳了起來，他三步併兩步地衝到樓下，一下拉開鐵門，只見門口仍然是一個快遞員。



曾毅疑惑的問：「你送什麼嗎？」



快遞員指了指放在地上的一個長方形箱子，說：「快遞，你簽收吧。」



曾毅瞟了一眼地上的箱子，與昨天的完全一樣，曾毅自知沒必要問根本不知情的快遞員，趕緊簽收了把箱子扛進了樓上。



這次箱子顯然重了很多，曾毅喘著氣把箱子放到地板上，稍作打量就急忙拿出剪刀三下五除二地把箱子封條統統撕掉了。



此時曾毅的心跳幾乎達到200次，他用抖著的手一下掀掉了箱蓋，只見這次沒有任何的掩蓋，一具性感的無頭女屍赫然展現在曾毅的眼前。



曾毅撕開箱子，一下抱起箱子裡的無頭女屍，迅速擺放到長條桌上，然後後退了幾步，打量起這具女屍來。



只見女屍皮膚雪白，屍體上身只有一個粉紅色的乳罩，女屍的肩上只剩下一小段脖子，脖子上圍著一圈紅絲帶，剩下的被整齊地斬斷了。



女屍的下身穿著肉色的連褲襪，女屍的絲襪腳被一根紅色的絲帶捆在一起，絲襪腳上沒有穿鞋，這樣完美的腳面就完全暴露在曾毅的眼裡。



女屍的雙手被反綁在身後，由於手的支撐，女屍的胸部顯得特別的高聳，當然這也可能是女屍沒有了首級的一種襯托。



曾毅的慾火再次燃起，而且比昨天看到玲花的首級時更加的熱烈。



他毫不猶豫一躍而起，一下跳到了女屍的身上，將整具女屍壓到了自己的身下。



曾毅用嘴吻遍了女屍的每一寸肌膚，令他意外但卻欣慰的是女屍肌膚柔軟溫暖，絲毫沒有屍體的感覺，而更像一具睡熟的美人。



當然女屍脖子的斷口時刻提醒著他這的確是一具女屍。



曾毅在享受了女屍的溫存後，無可抑制地掏出了陰莖，出於昨天的感受。



這次曾毅並沒有解開捆著女屍絲襪腳的繩子，而是直接將陰莖插入到女屍被砍斷的食管斷口中。



頓時，一陣溫暖伴隨著痙攣性的收縮刺激著曾毅的陰莖，這種從未有過的快感讓曾毅迅速神魂顛倒了。



曾毅一把抓住女屍隆起的乳房，而下身加快了抽插的速度。



不一會曾毅就感到下體一陣熱浪，把自己的精華又全部射入女屍的深處了。



伴隨著陰莖的痙攣，曾毅大喊一聲，一頭向女屍軀幹上倒了下去。



沒想到自己的臉一頭扎進了女屍的陰部，鼻子一下插到女屍的陰道口，頓時一股迷人的香味從曾毅的鼻孔沁入肺中，頓時曾毅像被打了春藥一樣，再次雄起了，他伸出舌頭，貪婪地吮吸著女屍的陰部，舌頭在女屍的豆豆旁不斷地遊走著，而已經繳械的陰莖再次蓬勃起來，開始在女屍砍斷的脖子中又抽插起來……



最後曾毅終於精疲力盡，趴在女屍身上睡著了。



醒來後曾毅走到窗口向下看，發現從門縫裡塞進來一張紙，於是也顧不得收拾剛才的殘局，也來不及處理一下桌子上剛剛被自己姦過屍的無頭女屍，就徑直跑到了樓下。



曾毅撿起地上的紙，同樣也是一封信，來不及多考慮，曾毅一下打開信封，只見裡面寫到：



「曾先生，現在您應該已經飽嚐了我們的禮物所提供的性福了。假如您對這些還感興趣，並且還想讓這具禮物的價值繼續下去，那麼可以在窗台上繼續放著先前的那個盒子，我們會在合適的時候接你去一個神秘的地方。



另外這具女屍本來就應該屬於你的，我們只是物歸原主而已，請您笑納，當然為了保證女屍的新鮮，定時的回廠保養也是必須的。到時您自然會知道。



黑衣人。」



看完後，曾毅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了，他所要做的就是繼續回房間享用這具無語論比的尤物。



曾毅快步走回房間，那具性感的無頭女屍仍然靜靜地躺在桌上，此時的曾毅已經根本不再在乎這具女屍曾經是誰了，玲花的名字已經逐漸在自己的腦中淡忘，在曾毅的眼前現在有的只是一具被砍掉首級的性感女屍。



而且曾毅已經發現無頭女屍能夠提供比活著的美女更多更刺激的享受，可謂是曾經滄海難為水，此時的曾毅已經完全昇華了，女屍就已經足夠了。



曾毅看著桌上的這具無頭女屍，頓時新的玩法閃現在腦中。



他迅速拿來兩根繩子，掛到天花板上本來用來掛吊扇的鉤子上，然後將垂下的繩子一端放到女屍的絲襪腳邊，然後解開捆著女屍腳的絲帶，將女屍的兩隻絲襪腳張開，將繩子分別捆住女屍的一隻腳，然後拉動天花板上的繩子，將女屍晃晃悠悠地倒吊起來，於是女屍就以兩腿張開的方式被倒吊在屋子中央了。



曾毅把女屍的陰部正好吊到跟自己嘴一個高度，這樣就能直接把自己的臉埋入女屍張開的兩條絲襪腿中，直接享用到女屍陰部的精華了。



然後曾毅又開始了一輪大戰……。



這輪大戰結束後，曾毅躺在床上休息，眼前就是那具吊著的無頭女屍，張開的裹著肉色絲襪的大腿，捆在天花板上的肉色絲襪腳，突兀的乳房，被切斷的性感脖子，這一切都組成了一幅完美的藝術圖案。



曾毅邊休息邊欣賞著這副圖案，心裡嘆息道自己活了那麼多年，今天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藝術，今天才知道什麼是藝術的頂峰，而且也只有今天才知道為何古人一直把女人當作玩物，這樣的女屍不是玩物又能是什麼呢。



曾毅現在根本不再去回憶玲花生前的點點滴滴了，這些對他來說已經沒有任何的誘惑和意義，眼前的這具女屍已經足夠了。



此時，突然門鈴響了，曾毅一下從床上跳起來，好奇與渴望促使他立刻衝下樓去。



打開鐵門，這次門口站的不再是快遞員了，而是一個穿著黑色風衣戴著墨鏡的男人，還沒等曾毅開口，黑衣人就揮了揮手指了指旁邊停著的帕薩特，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上了車。



曾毅猶豫了一下，雖然有些恐懼，但是還是按捺不住強烈的好奇和渴望，跟著上了車，坐在後面的座位上。



車開動了，整個行程中車內沒人講話，除了發動機的噪聲和胎噪沒有任何其他聲音。



大約開了幾個小時後，車到了一個野外的工廠樣的地方。



黑衣人先下了車，曾毅也跟著下來了。



他緊跟著黑衣人，一直走進了院子，進入了一個大的房間。



裡面沒有開燈，非常黑暗，什麼也看不清。



在黑暗中黑衣人終於開口了：「曾先生，我想你對我們要接觸的東西也應該有個了解了，今天帶你過來就是為了讓你參觀一下生產出我們送給你的禮物的地方。」



話音剛落，屋裡的燈一下都亮了起來，曾毅在突然的強光的刺激下，瞇著眼睛打量了屋內的佈置。



只見這個房間佈置的彷彿是古代的刑場，屋子裡有傳說中的斷頭台，有古代斬首用的木樁還有斧頭，天花板上也佈滿了鐵鍊和鉤子，整個房間透露出一股血腥的味道和陰森的感覺。



來不及打寒顫，黑衣人就呵呵一笑，對曾毅說道：「曾先生不必緊張，這個房間就是將本來應該屬於你的玲花小姐轉變成一具鮮美香豔的無頭女屍的地方，你來到這裡不會意外吧。」



曾毅聽了之後一種莫名地快感湧上心頭，他趕忙回答道：「哪裡哪裡，你們的工作非常的好，非常的成功，我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支持，我由衷地感受到你們工作的魅力了。」



聽了這個直接的表白，黑衣人嘿嘿一笑，繼續說道：「既然曾先生無師自通，我們也沒必要多介紹了，以後我們會在處斬下一名明星美女的時候讓曾先生一起來觀摩。」



聽到這個曾毅一下興趣上來了，自從享用了玲花的屍體後，曾毅一直想親眼看一下處決美女的整個過程，想親眼目睹如何將一個活生生的美女變成一具香豔的女屍的，今天這個黑衣人竟然自己提出了，這豈不是大快人心。



但突然曾毅想到黑衣人這樣對待自己肯定有什麼目的。於是也不再拐彎，直接問道：「那麼需要我做些什麼事情嗎？」



黑衣人見曾毅如此上路，自然發出會心的笑聲，然後拍拍曾毅的肩膀，說道：「曾先生果然是同道中人，我們需要曾先生幫一些小忙就行。我們最近有一些生產計劃，在將玲花斬首後，我們還想弄一些明星美女的屍體，我們只需要曾先生利用自己的身份通告我們一下某些明星美女的具體演出行動的位置和可能下手的機會就行，其他都不需要曾先生冒任何風險。」



聽到這裡曾毅舒了口氣，這個忙實在是太容易了，自己反正今後還會演出的，無非把其他明星的行蹤透露一下就行了，這完全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於是曾毅笑著對黑衣人說：「那下面首先是誰呢？」



黑衣人見曾毅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就直接談起下一個計劃了：「我們準備下一個將郭美美斬首。為什麼選她呢，這是因為這個賤女人，雖然長的非常美，但是人品極差，除了公開貪污中國人民的善良的財富外，還非常囂張，開瑪莎拉蒂，做統治階級的二奶。



可惜的是目前的法律根本不可能對她進行任何懲罰，因此也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我們工廠決定將她繩之以法，把她弄來進行斬首處死，並將她的首級公開展示，一來用來震懾魚肉人民的女人和二奶，二來也算是讓這個郭美美罪惡的身體為人類的藝術事業做一點微薄的貢獻。」



聽到這個令人震驚的計劃後，曾毅目瞪口呆，不過很快還是回過神來了，畢竟黑衣人的組織要弄哪個美女跟自己完全沒有什麼關係，對自己來說無非就是多了一次欣賞活體斬首美女的機會而已，因此當然要幫忙的，但是曾毅卻不知自己該怎麼幫。



彷彿是看出了曾毅的疑惑，黑衣人沒等曾毅開口就繼續說道：「曾先生要做的也非常簡單，因為曾先生剛失去了搭檔，正需要再找一個，而那個郭美美賤貨非常虛榮，正千方百計地想進入娛樂圈，只不過沒人敢要她而已。所以曾先生只需要悄悄給她一個信，說想讓她做搭檔，然後就能誘騙她出來了。」



曾毅聽到這裡大吃一驚，趕忙說道：「那我豈不是在郭美美被斬首後會成為警方第一個懷疑的對象了。」



黑衣人呵呵笑了一下，解釋道：「曾先生放心，雖然郭美美有保鏢，但是這次卻沒有任何風險，曾先生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神不知鬼不覺地讓郭美美知道你想讓她做搭檔，比如用微薄私信的方式。



然後你告訴這個賤貨你在公佈這個消息前不想讓狗仔隊知道，因此郭美美必須保密，否則就不讓她當搭檔了，而郭美美為了進入演藝圈，雖然虛榮無比，但是這次也肯定不會公佈於眾。



然後你約她到我們指定的一個偏僻的地點，只許她一個人就行了，她出於虛榮和對你的依賴肯定會隻身前來的，而且她出門打車時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專門接她的，她根本不會知道，而下面的事情你就不需要參與了，約會的地點你也完全沒必要去，因此你沒有任何風險，只需要在我們要將郭美美斬首的時候參加欣賞就行了。」



曾毅聽到這裡一下就放心了，說：「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計劃行事。」



黑衣人笑道：「曾先生是明白人啊。這樣我們弄到郭美美後會邀請曾先生參加斬首處決儀式，屆時我們將在圈子裡公審郭美美這個人民的罪人，然後公開將郭美美斬首，並且在將郭美美斬首的時候會有很多大戲上演，到時候曾先生敬請觀賞了，甚至會有些互動的遊戲請層先生參與。



而且處決郭美美的整個過程也會以視頻的形式公開到互聯網上，讓全世界人民都看到。當然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宣傳活動，利用這種正義的處決也同時達到嵌入式廣告的效果，這個視頻公佈後，我相信人民獲得的不只是懲罰罪惡的興奮，更重要的還會發現一種嶄新的藝術形式，同時人們肯定會對這個視頻後面的事情感興趣的。」



曾毅聽到這裡插了一句：「您的意思是人們會開始對郭美美斬首後的無頭屍體處置感興趣？」



黑衣人點了點頭，繼續說道：「我們都相信，這個藝術是人類的頂峰，只不過以往都無法公開展示，利用郭美美處決我們就可以公開給世界人民展示這個藝術了，人們就會把潛意識裡的東西發掘出來，人們會意識到無頭女屍的魅力，這對於我們以後生意的開展顯然是非常有利的。」



曾毅基本明白了這個黑衣人的如此宏大的戰略性計劃。於是告辭了黑衣人，由他派人送曾毅回到了自己的別墅，下面曾毅就開始按照計劃進行了。



剛進入自己的臥室，那具倒吊著的無頭女屍再次激起了曾毅的慾望，於是又一幕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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